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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学期初，2013年新注册成立的国学社一口气办了五场公开讲座。五场讲座中，张汝伦、王德峰、曾亦、京剧名家史依弘、谢遐龄先后登场。然而追溯复旦的历史， 国学社并非第一次出现。

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学社就已经活跃于复旦的校园文化场域，当时国学社以每学期三次左右的频率举办面向全校的大型讲座， 已经去世的朱维铮先生、现今中文系教授傅杰、史地研究所教授姚大力都曾站上过当年国学社的讲坛。

当时国学社的操持者们拥有当下在复旦耳熟能详的名字：第一任指导老师王雷泉和谢遐龄、第二任社长胡志辉、 第三任社长张轶超、第四任社长郁喆隽。

现在，国学社再续前缘， 注册成员已超过 80 人，和当时的不同之处在于，来自文史哲的学生不占多数，而理科、经管院系的学生不少。

上世纪的启程与分离
故事的两个节点是23年前的一次初创和15年前的一场分离。

上世纪活跃于复旦讲坛的国学社成立于 1991 年，以每学期三次左右的频率举办面向全校的大型讲座。有别于当时高校间 “莫谈国事，但谈风月”的氛围，已经去世的朱维铮先生、现今中文系教授傅杰、史地研究所教授姚大力都曾站上过当年国学社的讲坛。

彼时，两名研究中国哲学的教师与自己的研究生、本科生共同创立了国学社，并出任国学社第一任指导老师。它位列于国内高校中出现的第一批国学社。

“莫 谈国事，我们就谈国学。”这是教师王雷泉在建社时的想法。他的搭档是正是近日重新站回国学社讲坛的谢遐龄，他们分别开设的《禅学讲座》、《论语研究》课程 连续几年登上《解放日报》评选的大学最受欢迎的公选课排行榜。前者还三易教室，直到来到空间最宽敞的3108，前来听课的学生才勉强可以悉数落座。

社团成立之初的经费并非由学校拨款，而是全靠成员们的筹措。首批创社资金来自王雷泉拿出的100本《论语别裁》，由国学社的成员们在大食堂（现在的光华楼旧址）前摆摊义卖。这出自南怀瑾之笔的书籍，由王雷泉引进大陆，并由复旦大学出版社首次推出。

本 部10号楼107活动室是当年国学社举办内部学术沙龙时的根据地。以一个学术话题、一经典为题，社员们各抒己见，交流思想。 “大家都很熟，聊得也很有意思，我觉得大学里很多时候知识的传承并不是通过课堂，而是同学一起聊天思考出来的。” 国学社第四任社长、现今哲学学院的青年教师郁喆隽回忆当年情景，微笑起来。

在国学社的沙龙中成长起来的远不止郁喆隽一人，哲学学院副教授郭晓东、社会科学基础部讲师胡志辉、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丁耘、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曾亦，这批目前活跃于讲坛的学者都是当年国学社的“读书种子”。

1999年，时任社长的郁喆隽认为国学的范围太窄，故而将其更名为人文学社。另一方面，国学社原来的一批研究生从国学社退出，开办了禅学社。社员从此一分为二，国学社的名字在复旦学生的记忆中淡出。

十五年后，国学社新貌
“我在国学班已经待到大四了，很喜欢国学，复旦的人文学科很好，国学也很好，可是却没有一个国学社不是很奇怪吗？”

说这番话的是于超艺，2010级哲学学院本科生。2013年10月，她和其他几名同学通过答辩成立了现在的国学社，请到的指导老师正是曾经的社员、今天的学者：郭晓东、曾亦。

如今，国学社的注册成员超过80人，和当时的不同之处在于，来自文史哲的学生不占多数，理科、经管院系不少。“他们参与到社里读书会等活动的热情也很高”。

新社团变着法子想活动花样。其中，对外界影响最大的是在3108教室连续举办的国学社重生十五年国学讲坛，针对内部社员的活动中则包含读书会、沙龙、清晨临帖。

读书会这学期选定的经典是《老子》。社员们一块儿读书，每次由一个人主讲一部分，偶尔也会邀请相关的老师来答疑，谈感受与理解。

没有学分绩点，没有强制要求，每周一次的读书会仍能吸引到十几名成员。由于参与者来自不同的专业，讨论内容往往不局限于文本，学生们结合自身经历将话题发散开去。

在上世纪的国学社中，1996年成立的文基班的学生占到了一定比例。国学社的第三任社长张轶超和第四任社长郁喆隽就是同班同学。十多年前的国学社同样举办讲座和沙龙。他们办了一份名为《常识》的报纸，刊登学生的文章，涉及学术，也关乎时事。

上学期的读书会一共来过三名教师，哲学学院教授白彤东就是其中一位。2012级哲学系的李伟汉他曾主讲亲亲相隐这一节。“我讲了一部分，白老师那一次来也讲了一部分，谈他自己的理解，挺受启发的。”

早晨7时一刻，光华楼的一楼小圆桌上摆着笔墨纸砚，几名国学社的同学正在运笔临帖，“因为很早，来的人不会很多，其实也算是鼓励大家起床， 这是我们比较特别的活动。”于超艺说。在这个临近本科毕业成立国学社的学生眼里，国学社就是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在一起。

不同的时代背景，相异的精神使命
[bookmark: _GoBack]“复旦的学生愿意和哲学调情，就是不想和哲学结婚。”时任哲学学院的院长吴晓明曾这样表示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学潮刚过，校内正是一片“莫谈国事，但谈风月”的氛围，桥牌协会、交谊舞协会愈发红火，思想类的社团却几乎偃旗息鼓。

文史哲等专业一改之前的生源不愁的情形，在和国际经济系、计算机系等新专业的较量中“完败”，招生愈难。学生多是由于被调剂而前来，每逢专业课， 教室坐得稀稀拉拉， 听者更是寥寥。

23年后，时过境迁之时，现任国学社社长于超艺认为新老国学社存在很大差异：“相比于九十年代初，谢老师和王老师促成国学社成立时强调时代意义和文化重建的使命，现在学生自发成立的这个社团只想在校园内推广国学文化。”

然而，于超艺也不认为国学社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思想性或哲学社团。在她看来，国学社的宗旨往大了里面说就是知行合一，因为儒家的思想不能仅仅被认为是哲学，而应该强调在自己的生活中实践。

复建社团的过程中，她得到了很多原来国学社师生的帮助，曾经的社员郭晓东成为了现在的指导老师，曾经的指导老师谢遐龄则重新站上 3108 的讲台，台下坐着曾经的社员胡志辉。

“去听老师讲座是向老师致敬， 当时我当社长的时候，国学社办了一系列中西方人学讲座，谢老师就是第一讲。”胡志辉是当时国学社的第二任社长，这次前去聆听的讲座，于他而言，已有了历经二十多年的厚重分量。

大四的于超艺虽然已经确定保研，她还是决定在下个学期就从社长的位置退下来。“当然我还是会去参加国学社的活动，不过希望新的社长会有更多的一些想法吧。”

第一任指导老师王雷泉教授说他对国学社的期待：“既然是国学社，不要培养什么热血青年，培养几个学者，多读书、沉潜学问，就很好了。”
